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閉門造舟──挪亞 
 

希伯來書 11:7 
 

引言、且看從前──挪亞的日子 
 
挪亞是希伯來書十一章提到的第三位「有信的人」。第一位和第二位分別是亞伯和以諾，對

於這兩位的「信心事跡」，聖經語焉不詳，需要幾經推敲聯想演繹，才可以理出一個大概出

來［參看上兩篇的講章］。但關於挪亞的「信心事跡」，聖經就有相對詳細得多的記載，甚

至似乎「多」到一個地步，就是誰也可以講上一嘴。至於甚麼謂之「挪亞的信心」，亦不外

是「服從上帝指示建造方舟逃過洪水一劫」而已。這個「標準答案」掛在我們嘴邊，口雖稱

讚挪亞的信心，但心底裡其實覺得不外如是。 
 
聖經，卻不是說得這樣輕鬆。 
 

來 11:7 挪亞因著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

他全家得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 

 
我們清楚看到，聖經不是泛泛地稱讚挪亞很聽話很有信心，而是帶著一個極為強烈的對比來

說的：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」換言之，挪亞的信心之

所以了不起，是與同時代（即「挪亞的世代」）其他人的不信對比出來的。再換言之，就是

如果我們不了解甚至曲解「挪亞的世代」是一個怎樣的世代，我們就絕不可能了解挪亞的信

心真正不凡的地方在哪裡，甚至不了解挪亞究竟信些甚麼和怎麼信。 
 
想起「挪亞」以及「挪亞的世代」，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就很自然聯想起「洪水」，然後再

想當然地「推論」出一幅天災四起、人禍連年、烽煙處處、民不聊生、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

的「末世景象」。許多人就以為，所謂「挪亞的日子」大概就是這樣的了。 
 
但大家只要想深一層，便應知道情況根本不是這樣，甚至與我們想像的截然相反。對於「挪

亞的日子」究竟是怎樣，聖經有兩個最權威的依據。第一個權威是創六的「原始記載」： 
 

創 6:1-22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，又生女兒的時候，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

隨意挑選，娶來為妻。耶和華說：「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，然

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。」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。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

們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 

      

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，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，心

中憂傷。耶和華說：「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，並昆蟲，以及空中的飛鳥，都從地上

除滅，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。」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。 

      

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。挪亞是個義人，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。挪亞與神同行。挪

亞生了三個兒子，就是閃、含、雅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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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在神面前敗壞，地上滿了強暴。神觀看世界，見是敗壞了；凡有血氣的人，在地

上都敗壞了行為。神就對挪亞說：「凡有血氣的人，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，因為

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，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。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，分一間

一間地造，裡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：要長三百肘，寬五十肘，高三十肘。

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，高一肘。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。方舟要分上、中、下三層。看

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，毀滅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氣息的活物，無一不死。

我卻要與你立約，你同你的妻與兒子、兒婦，都要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樣

兩個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帶進方舟，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。飛鳥各從其類，牲畜各從其

類，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，每樣兩個，要到你那裡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樣食物積

蓄起來，好作你和牠們的食物。」 

      

      挪亞就這樣行。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樣行了。 

 
第二個權威是主耶穌太廿四畫龍點睛的「註腳」： 
 

太 24:37-39 挪亞的日子怎樣，人子降臨也要怎樣。當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

嫁娶，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覺洪水來了，把他們全都沖去。人子降臨也要

這樣。 

    
綜合上述兩個權威記載，針對「挪亞的日子」，我們根本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天災四起、人禍

連年、烽煙處處、民不聊生、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的「末世景象」。事實更可能是剛剛相反

的，就是根據主耶穌的「註腳」──「當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」這句說話，我

們倒可以合理地想像出一幅「歌舞昇平」的「盛世景象」。 
 
當然，籠籠統統地看創六，提到人的罪惡很大，大家或者會以為至少「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」

這方面總應該是真的。告訴大家，「挪亞的日子」是個「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」的時代，的

確是事實，不過，這是事實，天上人間，就只有上帝和挪亞兩個「人」同意這種「悲觀的看

法」，當時「全世界」卻都不認為如此。 
 
總而言之，在幾乎所有「當代人」的觀察底下，「挪亞的日子」不僅在經濟生活上，甚至在

道德文明上也絕對是一個「盛世」，是一個前景無限、繁榮安定、和諧共融的大好日子。至

於「末日」云云，在「當代人」的心目中，只是「挪亞」之流杞人憂天、危言聳聽、「閉門

造舟」的極少數宗教狂熱分子「幻想」出來的產品而已。不信？今天的信息，我就會給大家

逐點說明。為方便記憶和滿足我的「文人本色」，我將大綱寫成了一首「五言古詩」： 
 

一、繁榮不覺苦，安定誰識罪 

二、罪存反叛中，苦在審判裡 

三、嫁娶樂如常，吃喝人皆醉 

四、遺世獨醒人，侷促方舟裡 

五、寄語後世人，憑信渡洪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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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繁榮不覺苦，安定誰識罪 
 
我們讀創四的該隱家譜，由該隱本人的建城立業到拉麥的發展文化中，可以看他們怎樣「大

有建樹貢獻良多」。今天的考古學也告訴我們，人類遠古的文明遠比我們想像中先進。先民

的文明發展，去到洪水前並無任何退步的跡象。特別是臨近洪水之前，更出現一個「文化大

躍進」。關於這個「文化大躍進」，創六其實有一個很明白的「暗示」： 
 

創 6:4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。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

英武有名的人。 

 
所謂「偉人」和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」，無論大家怎樣理解，都一定不是「碌碌無為生仔等

死」之輩，反而是體能、智力都必定超乎常人，大有成就作為的「人」，大概就像所有古代

神話傳說中都會提及的「半神人」或「智者」之類。我們應該注意到，這裡特意提及的，不

是不務正業的「昏君」，也不是專事破壞的「暴君」，而是一群「偉大」和「英武有名」的

「傑出領袖」的出現。可想而知，在這群「傑出人物」的領導之下，洪水前的文明，一定發

展到一個更加高超的境界。當時的世界，至少表面上看，一定是十分之繁榮進步的，沒有誰

會「多事」去想到或提及甚麼世界末日。 
 
我想，有些人聽到這裡會反駁說：「在挪亞的日子，即洪水之前，人們的物質文明可能很進

步，但精神文明（例如道德生活）卻一定很墮落，所以，聖經才會說那時地上滿了強暴、人

們終日所思的盡都是惡，以致最終招來洪水滅頂的大審判。」我最近不斷強調，必須尊重聖

經語言，尊重聖經獨有的邏輯和定義。在上帝眼中，究竟甚麼謂之「地上滿了強暴」和「終

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」，跟我們「常情常理」的想法，可能極為不同，甚至截然相反。 
 
在創六及太廿四關於洪水前人們的「生活」的記載中，我們其實看不出他們究竟在做著甚麼

壞事。第一、他們「繼承」該隱傳統，一定不是游手好閒、不務正業、只撈偏門之輩，倒必

是城市建設繼續、文化發展依舊，吃喝嫁娶如常。【注意：「吃喝嫁娶」絕不是好吃閒飯之

意，詳見下文。】第二、這期間相信必定有戰爭殺戮之事，但「和平」（至少是表面上的和

平）一定才是常態，否則，由朝到晚互相仇殺，不用上帝降洪水也會自我毀滅了。第三，創

六給我們看到的，更不是「民攻打民、國攻打國、天下大亂」的末日場面，反而是「萬族共

融天下一家」的「大同局面」。請看清楚聖經怎麼說： 
 

創 6:1-3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，又生女兒的時候，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

隨意挑選，娶來為妻。耶和華說：「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，然

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。」 

 
我已經說過，創六其實並沒有具體描寫當時的人究竟做了甚麼我們慣常理解下的「惡事」或

者「暴行」，它讓我們看到的，倒是某種「集體婚配」的行為，而透過這種「集體婚配」的

行為，顯示的不是當代人之間的「分裂對抗」，反而是某種「和平融合」──透過這種「異

族通婚」，「全世界」，至少理論上說，只會變得更加和諧一體，而不是戰爭分裂。總之，

創六的記載所揭示的「挪亞的日子」，在物質和精神文明方面，都是非常超卓和進步的。至

於甚麼「罪惡滔天，審判邊緣」的「末日徵兆」，我們「馬後炮」講得繪形繪聲，但在當代

人眼裡，是一點都看不出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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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罪存反叛中，苦在審判裡 
 
聖經說洪水前「地上滿了強暴」和人們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」，並且終於招致洪水滅世

的報應，這個當然是事實。不過，這個事實或將要發生的事實，對於當代人來說，卻是大大

地「隱藏」著的。甚至隱藏到一個地步，連今天的基督徒拿著聖經來讀，口雖唯唯諾諾，但

其實也看不出洪水前的人們究竟犯了甚麼大不了的罪，會招來上帝這麼嚴厲的洪水審判。 
 
前面已經說過，創六其實沒有具體提到「挪亞的世代」做了甚麼大奸大惡的事，倒是提到他

們有某種「異族通婚」的現象（神的兒子與人的女兒結合產子），好像並不相干。但我卻要

告訴大家，洪水前人類不可逆轉的滔天大惡，正正就是以這個「異族通婚」為標誌。因為這

個「異族通婚」反映的，原來是洪水前全人類，甚至「超人類」的「大團結」──團結起來

霸佔地球、反叛上帝，這與洪水之後同樣表示「團結起來作反」的「巴別塔事件」其實遙遙

呼應。箇中曲折，請聽我慢慢道來。 
 
首先，創六提到的「異族通婚」究竟是指哪個「集團」（家族）與哪個「集團」（家族）通

婚呢？在挪亞的日子，有可能這樣「通婚」的「家族」有三個：一、該隱世家；二、塞特世

家；三、撒旦世家（追隨撒旦反叛的墮落天使）。回到創六的經文，關鍵是我們如何理解誰

是「神的兒子們」和誰是「人的女子」。 
 
究竟誰是「人的女子」指涉的「人」呢？我們可以輕易將該隱世家剔除在外。第一、創六的

主題之一無疑是解釋洪水前「人」的墮落，但是該隱世家一早就墮落了，無須再「解釋」。

第二、上帝與亞當都早將該隱「除名」了，聖經也不再關心他們的後來和結局。第三、經文

提到耶和華對這種「異族通婚」，曾這樣回應說：「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

裡面，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。」我們比較該隱及塞特的家譜，就知聖經並不在乎

該隱世家的壽數，而只重視塞特世家的壽數（活到幾多幾多歲），可知創六提到被上帝「減

壽」的「人」一定是指塞特世家的後人。 
 
至於「神的兒子們」指向的則是「撒旦世家」──隨撒旦反叛的「墮落天使」（邪靈）。第

一、上文提到「人的女子」指的「人」是塞特世家，所以「神的兒子們」就不可能又是指塞

特世家。第二、上帝與亞當都早已不認該隱為兒子，所以「神的兒子們」也不可能是指該隱

世家。第三、這些「神的兒子們」與「人的女子」結合後而能生出「英武有名的人」，可知

他們屬於很「異類」的種族，暗示很有可能是「靈界中人」。第四、聖經確曾用過「神的眾

子」來稱呼天使（見伯 1 及詩 89）。第五、留意這裡提到的「異族通婚」是單向的──「神

的兒子」娶「人的女子」，沒有提倒過來的「人的兒子」娶「神的女子」，很可能的理由是

因天使（神的兒子）是「單性」的，即只以「男性」的姿態出現，所以只有「單向婚配」。 
 
總而言之，創六一開首，就告訴我們一個極可怕、極不堪的「混合婚姻」的事實，以之作為

洪水前全人類如何陷入反叛大罪以致遭洪水滅頂之災的解釋。這個事實，就是一直以來都潔

身自愛的「人」（即塞特子孫）竟然受不了「墮落天使」（神的眾子）的誘惑，而彼此「雜

交結合」。講得再簡單明白一些，就是一直以來專一敬拜上帝的塞特世家，竟然墮落到大規

模參與「交鬼」的活動。問題是，塞特子孫，好端端為甚麼會在洪水前墮落如此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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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回頭看創五的塞特家譜，直到挪亞的十代，延綿一千年有多，都相當敬虔。但大家必須

記得，真正的敬虔是有代價的，就是相比於在地上拼命建城立業的該隱世家，必定「碌碌無

為」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大成就、大作為、大建樹。到挪亞出生為止，塞特世家已比該隱世家

足足「落後」了一千年了。這一千年過去了，上帝仍然未有召喚塞特子孫回歸天家。這個時

候，必定有一些「好譏誚」的人出來，說： 
 

我們祖孫十代白白浪費了一千年等甚麼上帝救恩，等衪大發慈悲接我們重返伊甸，現

在，除了比人家落後一千年外，等到甚麼呢？罷了，若我們現在不急起直追，不但天

家回不了，連人間也沒有立足之地！ 

 
就是這樣，塞特世家，除了挪亞這「十代單傳」的一枝外，終於全面放棄繼續敬虔守候上帝

的救恩，而著意追隨學效已經大有建樹的該隱世家，實行自己救自己的計劃。但是落後了足

足一千年了，怎樣追？怎樣可以與別人看齊呢？最快捷穩當的方法，就是接受「外援」的幫

助──透過大規模與邪靈通婚的「優生計劃」，迅速提昇本身的「綜合國力」。 
 
至於創六沒有提及該隱世家的墮落與他們有沒有也參與「交鬼通婚」的行為，是因為根本不

必多說，我們都可意想到該隱世家一定老早就墮落和參加交鬼了。 
 
綜合言之，我們看到，就在洪水之前，撒旦世家（邪靈）、該隱世家及塞特世

家，終於透過「通婚」而「三家合流」，結合成為一個最可怕最邪惡的「反叛

大同盟」。這個「反叛大同盟」團結起來，為要霸佔世界和反抗上帝，是最不

可回頭，最終唯有招來洪水滅頂審判的根本大罪。創六提到上帝眼中的「惡」

與「強暴」，重心所指的，不是泛泛的罪，而是這個「大同盟」所包藏的「大

反叛」。明白這個真相，大家才會了解，為甚麼洪水之後，上帝見人「團結起

來建巴別」，「反應」會如此激烈，非要「阻止」他們不可。同樣，明白這個

真相，大家才會了解，末世真正可怕的「大罪」不是任何慣常理解下的罪，而

是架空基督、萬教合流、世界共融、天下一家的「合一運動」。 
 
 

三、嫁娶樂如常，吃喝人皆醉 
 
這個是「反叛大同盟」，但「反叛」兩個字，是我因著自己的基督信仰，看不順眼而加上去

的，當代人見到的，卻是一個了不起的「大同盟」。與挪亞同時的當代人，並不覺得有甚麼

大不了的「罪」或「苦」：「看啊！全世界大團結，何罪之有？全世界團結起來應付一切困

難，何苦之有？我們今天的日子，簡直是前所未有的風光、和諧、穩定、繁榮！」 
 
甚麼罪惡滔天、世界末日與洪水審判，在當代人眼中，完全是杞人憂天、危言聳聽、無是生

非的邪說謬論。眼下是天下太平，明天就只會更好，世界必定可以千秋萬世「持續發展」下

去，所以，「嫁娶」自當如常，「吃喝」也該盡情。大家必須注意，於此，「吃喝嫁娶」全

無貶意，所指的是「正常的生活」。總而言之，在挪亞的日子，在幾乎所有人的心目中，末

日與審判，完全是匪夷所思的邪說謬論，因為世界一切「正常」。 



 6

四、遺世獨醒人，侷促方舟裡 
 
挪亞的世代，唯一覺得世界「不正常」的，只有挪亞一個人。在這個全世界都很「樂觀」的

時候，只有挪亞一個人看出這世代「隱藏」著的反叛大罪與終極痛苦。 
 
其實，「挪亞的日子」與「現在的日子」以至「人子（再來）的日子」都是一樣，都一直發

生著我們慣常所說的罪惡（例如戰爭殺戮）和苦難（例如水旱之災），但絕大多數人卻仍然

非常「樂觀」、非常「積極」，覺得並不至於要談到甚麼世界末日與上帝審判。我們看創六

之前的先民歷史，最「悲觀」的論調倒是出於挪亞的父親，塞特系的第九代的拉麥之口： 
 

創 5:28-29 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，生了一個兒子，給他起名叫挪亞，說：「這個

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。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。」 

 
面對著「因為耶和華咒詛地」而來的「操作勞苦」，我們看到該隱系的子孫是拼命建城立業

發展文化來「抗衡」，他們用實際行動，好似非常「樂觀積極」地去改變甚至否認命運。但

塞特系的這個拉麥，卻是「悲觀消極」地認定和接受這個際遇──不但坦白承認人生的「操

作勞苦」，還承認這是人類罪有應得的，故而人無力亦不應「自救」，只應該默默等候由上

帝主動的救恩。 
 
不過，這種「悲觀消極」的論調，卻正正就是拉麥留給兒子挪亞的重要「信仰遺產」，亦是

挪亞的信心的寶貴來源。挪亞，憑著這個「信」，就看出同代人的「自恃自信」是邪惡與虛

假的。邪惡，是這種「自恃自信」是發自人類狂妄自大、反叛上帝、立心永遠不回父家的極

大惡心。虛假，是憑藉外表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堆砌出來的「自恃自信」並不可靠，反而

更會因此招來上帝的大審判，最後必自取滅亡。 
 
挪亞獨具慧心慧眼，不迷醉於表面的繁榮和安定，決心拒絕參與洪水前的「三家大同盟」。

洪水前，挪亞及他的一家，是唯一不能「照常」吃喝嫁娶的「異類」。請大家記住，「吃喝

嫁娶」不是字面上的吃喝嫁娶，更沒有「好食懶非」的貶意，而是代指當代人「正常的社交

生活」。至於甚麼是挪亞的世代的「正常社交」？上文說過，那就是撒旦世家、該隱世家與

墮落了的塞特世家（指挪亞的叔父輩及平輩的後代）人鬼交合、三家合流、萬教歸一的「勾

當」。若大家心水清，計計數，就應該知道亞當到了六百歲時，已經百子千孫六代同堂了，

但挪亞到六百歲（洪水降下之年）時卻仍只有兩代一家八口，人丁是極不尋常的單薄。但由

此可知挪亞「遲婚少育」，也知他真是拒絕參加當時「正常」的「嫁娶」活動。 
 
挪亞絕對不是造完了方舟，到洪水降下的時候才「侷促」在方舟裡面一年左右。其實，洪水

前的二百年間，挪亞已經自甘「侷促」在建造方舟的「工程」裡面，做一個遺世獨立的「怪

人」。當然，像挪亞這種異類，實在也不必高調地與世界「絕交」，他只要默默地造他的方

舟，很快就必連甚麼親戚朋友也不相往來了。不過，聖經真理最後卻告訴我們，這個遺世獨

立的「怪人」挪亞，卻是「有信的義人」，他與他的一家，更成為了洪水之中，全人類碩果

僅存的「餘種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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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寄語後世人，憑信渡洪水 
 
現在，我們是時候回到最初提到的經文，來 11:7： 
 

挪亞因著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

救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 

 
挪亞的「信」的真正可貴，是對比於「那世代」的其他所有人，挪亞能「見」其他人之所不

能見、能「信」其他人之所不能信、能「作」其他人之所不能作。 
 
挪亞所「見」到的都不是顯然可見之事──當代人眼中的「建設和進步」，挪亞卻看得出那

些是沉溺現世樂不思蜀的「不孝表現」；當代人眼中的「團結與共融」，挪亞卻看得出那些

是同謀背叛反抗上帝的「反叛行為」。於是，挪亞也「看」得出當代再沒有其他人看到的真

正危機，就是那個世代已經瀕臨上帝要大怒降罰的危險邊緣。 
 
為甚麼挪亞能夠「看」得出這一切呢？經文說他「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」，不過，關鍵不在

單方面的「蒙神指示」，而是雙方面的，即挪亞能用「信」來回應並遵行上帝的指示：「挪

亞......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（就）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。」不要以為「蒙神

指示」，就意味信得很容易。絕對不是。記得，上帝指示挪亞的是「未見的事」，所謂「未

見」，意思是遠遠未被浮現或揭發出來，是未被一般人看得出來的罪惡與苦難，因為這一切

罪惡與苦難，仍然掩蓋在使人心醉神迷的「繁華進步」與「和諧共融」之中。 
 
為甚麼「有信」的挪亞能夠獨具慧眼，能夠看得見別人完全看不出來的罪惡和苦難呢？關鍵

就在於「信」這個概念在基督信仰中獨一無二的意義和意境──在乎上帝。信就是「在乎上

帝」。信，不是信一堆道理、教義、規章和神學；信，是對上帝與人類（個人與群體）的關

係、情分、恩義那分不離不棄的執著。亞伯有信，他在乎上帝，於是打不還手，將生死禍福

交給上帝。以諾有信，他在乎上帝，於是不求人間安頓，一生與神同行飄泊天涯。挪亞也有

信，他在乎上帝，於是決心拒絕「共融」於整個背叛上帝的當代世界，寧願遺世獨立，「閉

門造舟」，自我邊緣化。 
 
挪亞的世代的根本大罪，就是「不信」，也就是「不在乎上帝」，淺白點說，就是當上帝不

存在。一個不在乎上帝的世代，是一個已經無法與上帝溝通的世代，再多的「末世徵兆」，

他們都必定視而不見。只有像挪亞般絕少數「有信的人」，能夠洞悉天機「蒙神指示」。挪

亞因信──在乎上帝，寧願相信上帝「荒謬」的指示，都不相信全世界「合理」的共識。 
 
當然，真正的「信」必定有所「行」來配合來完成。挪亞之信，也在於他能「作」其他人之

所不能作。挪亞不怕世人恥笑、嘲弄、排斥，他拒絕與主流世界「共融」，卻在光天化日底

下，默默造他的方舟（一件全世界眼中的「大垃圾」），二百年如一日。這種身體力行，雖

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，正是挪亞之信的可貴之處。總之，挪亞之「信」的難，正是難在：第

一、在「挪亞的日子」，物質文明上繁華進步建設不斷，精神文明上天下共融萬教歸一，並

無任何確實的「末日跡象」；第二、是當代全世界都一致「唱好」，個個都好像很「樂觀積

極」，誰敢唱反調報憂呢？但是，正因其難，挪亞之信，才是實至名歸的「難能可貴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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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，倒過來想一想就更易明白了。試想，若是按我們的「常識之見」，以為在「挪亞的日

子」，觸目皆是天災四起、人禍連年、烽煙處處、民不聊生、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的「末世

景象」，那麼，任你多馬虎自欺，都會多少在意到「末日」的徵兆，多少相信世界會面臨某

種災難或審判，但若是這樣，挪亞之信，還有甚麼不大了的地方呢？ 
 

結語、還看今天──人子的日子 
 
今天，有許多人尋找或曾經嘗試尋找「末日徵兆」。有些人因為甚麼都看不見，就覺得一切

都很「正常」，根本無所謂末日。又有些人看到一些「天災人禍」的痕跡，但也覺得很「正

常」，因為幾千甚至幾萬年來都是這樣，「末日」卻還沒有到來，所以也管不著談甚麼世界

末世。還有些人迷頭迷腦的計數，數算著戰爭或地震的「頻率」，以為可以找到一定的「末

日徵兆」。當然，還有一些人斷章取義，認為既然連基督都說「人子都不知道末日的那日子

那時辰」，那麼我們就不必去尋找甚麼「末日徵兆」，最後，連「末日」本身都不必太在乎。 
 
不過，如果我們明白「挪亞的日子」如何，又明白「人子（基督再來）的日子」也如何，就

應知道聖經啟示給我們的「末日徵兆」是一個極為吊詭的概念： 
 

第一、「末日」第一個重要「徵兆」，竟是極少人會察覺已經臨近「末日」。絕大多

數人仍然非常「樂觀積極」，仍然「正常」地吃喝嫁娶、起居生活、建設買賣。 

 

第二、「末日」第二個重要「徵兆」，就是「沒有」我們慣常所理解的所謂「末日徵

兆」，例如天災四起、人禍連年、烽煙處處、民不聊生、罪惡滔天、人慾橫流等等。

我不是說末日沒有這些罪惡與苦難，而是絕大多數人都已「習以為常」，不覺得是甚

麼大不了的「末日徵兆」。 

 

第三、「末日」第三個重要「徵兆」，是人類（包括背後的靈界力量）為了聯手反抗

上帝的咒詛，會更加「團結互助」，更力努力建設和發展文化。結果，越近末世，整

個世界看上去反而是更加繁榮進步，更加團結共融。若非有信（在乎上帝），你根本

完全看不出這些竟然就是末日──大反叛與大審判──即將到來的先兆。 

 
總之，與人間「常情常理」推論出來的洽洽相反，聖經啟示的「末世徵兆」正

正就是「沒有末世徵兆」。換言之，「末日」將臨的真正「徵兆」，是沒有任

何「顯然可見」的「末世徵兆」。再換言之，我們要用人間「常情常理」來肯

定或否定「末世」，都是捉錯用神。挪亞的典範卻告訴我們，重要的不是有沒

有「末世徵兆」，而是你能否「看」得出來，而能讓我們開心眼「看」得得出

來的只有一種方法，就是「信」──在乎上帝。只要你真的專一愛上帝，在乎

祂的旨意與「榮辱」，你一定可以看出這世界（包括所謂主流教會）是如何藐

視上帝，如何蓄謀「合一大反叛」，如何正在積存上帝的義怒，如何自取滅亡。

當年，挪亞因著信，在乎上帝，就看得出他身處的世代的罪惡與末路，因而甘

心遺世獨立，拒絕正常的「吃喝嫁娶」，閉門造舟二百年。身處今天的人子的

日子，我們也能如此信嗎？ 


